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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們走到沙灘旁，今天不是週末，遊人不多，她一眼就看到了要找的朋友。　　「我在這裡等你！」我怕去了對她不便。

　　「陪我來，沒關係。」她拉著我的手，走到沙灘上。

　　一條大大的浴巾平鋪在地，上面躺著兩對男女。其中一個男孩的左腿，自腳踝至膝蓋整個打著石膏。他倒頗會享受，把傷腿擱

在身旁女友裸露的肚子上。

　　凱洛琳走過去，叫了聲「威廉。」那傷腿的青年睜開眼，見了她，驚奇地說：「妳還沒走？」

　　「我在等彼得。」

　　「他大前天就走啦！」

　　「哦？」凱洛琳失望得說不出話來。

　　她望望我，我得意地微笑著，她喃喃地說著，難掩她的無奈：「彼得跟我說是明天走，他答應走前一定會通知我。」

　　「妳大概記錯了，明天走的是我。」

　　「你的腿怎樣？」

　　「反正不礙駕車。」

　　「那……」凱洛琳遲疑了一會，說：「你能不能帶我走呢？」
　　「妳不怕嗎？」

　　「有什麼好怕？」

　　「我半夜就動身！」

　　「半夜更好，涼快！」

　　威廉想了一會，說：「妳明天上午去找我，先試試看，如果真不怕，明晚我們就走。」

　　失望地陪她回到海濱公園，我不大放心地問著：「只有你們兩個人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只能坐兩人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「因為他騎摩托車！傻子！」

　　我叫了起來：「不行！我不許妳走！」

　　「你怕摩托車？」

　　「妳沒有看到他的腿？」

　　「那有什麼關係？他從里約來就是這樣！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！公路警察會抓的！」

　　「他穿上喇叭褲，誰也看不出！」

　　「但是，這樣太危險了！」

　　「他很有把握，你沒見他駕車，很帥！」

　　我又害怕又嫉妒，急得拉著她，鄭重地解釋：「他一個人是一回事，帶了妳重心就不一樣，遇上意外，那……」我忌諱說出不
祥的話，連忙改說：「他是好意，但妳會增加他的負擔！」

　　她含糊地說：「明天先試試看再決定吧！」

　　「我給妳買張公共汽車票，妳絕不能坐他的車！」

　　「公共汽車？要擠那沙丁魚我早就走了！」

　　「那麼，我幫妳找便車，機會多的是！」

　　「我已答應了他，明天再說吧！」

　　她很固執，簡直不可理喻，但是不論如何，我絕不能容許她這樣走。對了！今天我還有機會，我應該放開膽量，不僅是為了自

己，為了她的安全，我也該努力爭取。好吧！人生總有第一次，我必須效法美國人的作風，一切成敗都繫在今夜。

　　她要去教堂前的廣場與菲力見面，我問她有什麼事。

　　她說：「你們早上說要去阿拜特，可憐菲力和白蒂沒有去過。你們人又多，車子坐不下，所以我邀他們坐公車先去。」

　　我一算時間還早，涎著臉說：「我也在被邀之列吧？」

　　「不！」她的態度堅定如恒。

　　「我有沒有榮幸陪伴妳呢？」

　　「沒有！」她露出了狡黠的微笑：「不過，我允許你同去！」

　　到了廣場，老遠我就在人叢中看到白蒂那隻大袋鼠。他們走到哪，尾巴後就拖著一群孩子，他們悠哉遊哉的，絲毫沒有把別人

放在眼底。

　　我買了蛋捲冰淇淋，四個人吃著，靠著教堂前的石柱，欣賞下班時匆忙往來的人群。看著那些麻木而緊張的面孔，我無法料想

到有多少煩惱和不安，被禁錮在這些與外界隔絕的腦袋中。

　　再看看凱洛琳，她漠視於所有好奇的眼光，彷彿一隻白鶴，站立在滿佈蟻群的地上，怡然自得地振翅剔翎。此情此景使我聯想

到「羅馬假期」中的奧黛麗赫本，她們有著類似的神情，一般的謎幻。她會不會是個神話中的公主，或者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子，

偷偷地逃出來，享受一下自由的空氣？

　　上了往阿拜特的公共汽車，我特意選了一個與她相對的位置。這樣我可以大大方方地注視著她，我要把她鐫刻在腦骨中。

　　餘暉由窗格滲入車中，在她的臂上撒下一把金粉。逆著光，我看到的是一座鑲著金邊，靜靜端坐的塑像。漸漸的，車行轉南，

霞光又攀上了她的側面，渲染出桃花般嬌豔的臉龐。每當她回過頭來，我們四目相注，她那灰色的眸子，反映著殘紅。就像一粒琥

珀，從雲天落入清潭，直沉到我那被各種激情離愁塞滿的心底。

　　她的目光，總是輕輕地投過來，過一會又輕輕地抽回去。不吐露一絲情感，卻又是那麼溫煦。淡淡的，靜靜的，留下似夢又真

的點點。然而，我卻失蹤了，我似乎融化為斜照的餘暉，緊緊包圍在她身上。餘暉貪婪地吮吸著她的青春，從她的髮尖一直到鞋

底，從亙古一直到無盡的未來！

　　不知不覺，車已到了終站。這裡是個臨海的小鎮，右側有條箭也似直的沙灘，盡頭則是個突出的尖岬。從這裡到阿拜特，步行

約需十來分鐘。

　　我們來到海濱的岬端，三角形的陸地延伸到茫茫如碧的海水中。天心掛著濛濛的淡紫，飄著片片的深紅，偶而有一絲金芒，掙

扎著逸向青靛的遙空。



　　點點粒粒的碎波，閃躍在海面。一道道晶瑩玉橋，綿延起伏，一直滑向遙遠的盡頭。在那裡，大海溫柔地、緩緩地展開了她憐

愛的懷抱，迎接著疲憊欲歸的殘霞。

　　菲力頭枕著白蒂的腿，躺在草地上，好不自在。凱洛琳坐在我身邊，我們目送著返照的迴光，安恬地進入了它的夢鄉。

　　我醉了，自然而然地倒了下去，把頭枕在她柔潤的大腿上。腦中一片空白，這一刻，無所求亦無所得，甚至於不知身在何處。

是的！我看到了！天上開了一扇門！

　　……
　　「幾點了？」她老在重要關頭提醒我時間。

　　天色已昏暗得幾乎看不清錶面的數字，我移近一看，七點！驚得坐了起來。

　　「快回去吧！他們一定在等你。」

　　「管他的！反正已經晚了。」其實我心裡非常不安。

　　「今夜你是主角，快去吧！」

　　如果他們知道是為了她而遲去，一定又會鬧得大家不寧。我戀戀不捨地起身，這才感到肚子餓了，悄悄塞了幾張鈔票在凱洛琳

手中。她不要，我輕聲地說：「妳怕胖可以不吃，他們有孩子，不能挨餓。」

　　她這才笑著收了，我又說：「千萬別提起我陪你們來過。」急切間，我用了過去完成式的動詞。

　　「你陪我們來過嗎？什麼時候？」她悄皮地說。

　　「我是指今天，讓尼奧知道了，他又會怪妳！」我怕她不懂。

　　「今天你在哪裡？」

　　「我到了天上，那裡開了一扇門！」我得意地說。

　　「啊，你去過天上？該回地獄了吧！」她冷冷地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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